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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地区古代侠义文化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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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蜀地区的侠义文化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期，巴蜀先民就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和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形成了剽悍

劲勇、质直好义的性格特征，表现出侠义文化的一些原始特征。秦汉时期，秦赵燕等地豪侠迁徙入蜀，对蜀地侠文化

产生了积极影响，形成了以地方豪强为特征的豪侠文化。两汉时期，主要集中在成都及其附近地区，之后转移至乡邑

边鄙地区，极为炽盛，谓为巴蜀旧俗。受这样一种浓郁的豪侠文化氛围影响，巴蜀地区的文人普遍具有一种侠义情

结，而尤以司马相如、陈子昂、李白、苏轼为代表，形成巴蜀地区文人任侠的独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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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谈到侠及侠文化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燕赵
等地，这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地区自先秦以来就多慷
慨悲歌之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后世诗文中对燕赵
豪侠反复不断的吟咏歌赞，遂演化成了一种文化符
号，成为侠及侠文化的代名词。不过，纵观中国古代
侠文化的发展，巴蜀地区也颇为兴盛，一方面巴蜀先
民在特殊的地理环境与生存条件下形成了一种质直
好义、豪宕爽直的性格，以及刚强剽悍、勇武善战的
精神，具有原始朴素的侠义文化特征；另一方面，受
秦燕赵等地豪侠文化的影响，巴蜀地区在汉代时就
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侠义文化圈，在中原地区游侠受
到历代统治者不断的抑制打压，传统侠文化日渐衰
变的情况下，巴蜀侠文化却独立发展，延绵不绝，一
直影响到近现代，时至今日仍可看到它的一些影子。
有鉴于此，本文试就这一问题作初步探讨，以作引玉
之砖。

一、剽悍劲勇、质直好义：巴蜀侠文化的最初表
现形态

先秦时期，巴蜀地区虽与中原等地有一定的联
系，但由于受交通条件的限制交往并不密切，因此所
受的影响也有限，巴蜀地区基本上是按照其自身的
特点发展。而生活在这片广阔区域内的巴蜀先民，
在与自然环境的不断适应与融合中逐渐形成了他们
的一些共同性格特征。首先，巴蜀先民普遍显得质
直好义，具有原始朴素的侠义特征，如《华阳国志》
云：“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又云：

“俗素朴，无造次辨丽之气。”［１］２８蜀地与巴地虽有不
同，但差异并不大。就巴蜀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与交
流而言，整个地区受高山大川的阻隔显得极为不畅，
而在巴蜀地区内部的各个区域，同样如此。这样一
种自然封闭的环境有利于保持自己原始淳厚的民
风，故显得原始朴素。而为了在恶劣的环境中生存
下来，他们又必须相互团结支持、互帮互助，同舟共
济，共患难、同分享，故又显得质直好义。其次，巴蜀
先民天性劲勇、剽悍雄犷。巴蜀地区除成都平原较
为平旷外，大部分地区为高山大川所分割，相互隔
离，地势崎岖不平，高山峡谷，江流奔湍；林深野旷，
猛兽出没；道路险峻，交通闭塞，生存条件之艰苦可
想而知。不仅如此，为获取生存资源而发生的无休
止争战，以及异族的入侵，都时时刻刻在威胁着他
们。也正是在这种与大自然搏斗和抗击外族入侵的
过程中，巴蜀先民形成了刚强勇武、剽悍善斗的精
神。如阆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
勇”［１］３７。巴东郡，“郡与楚接，人多劲勇，少文学，有
将帅才。”［１］８３涪陵郡，“土地山险水滩，人多戆勇，多
獽、蜑之民。县邑阿党，斗讼必死。”［１］８３武都郡，“土
地险阻，有麻田，氐傁，多羌戎之民。其人半秦，多勇
戆。”［１］１５５等等。即使是成都平原地区，虽然土地平
敞，人民生活富足，地称天府，也“与秦同分，故多悍
勇。”［１］１７５－１７６《华阳国志》中的这些记载并非是溢美
之词，实际上，巴蜀先民劲健悍勇的声名早在商周时
期就已享誉中原，如周武王伐纣之时，“实得巴、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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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
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１］２１巴蜀
先民这种剽悍劲勇的尚武精神直至秦汉仍长期保持
着，甚至在善战的秦人中也以其劲勇著称，也正因为
如此，巴蜀之民常被征召作战，在各类战争中冲锋陷
阵。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如刘邦灭秦定汉的过程中，
阆中人范目“为募发賨民，要与共定秦。”［１］３７又如涪
陵人，“其人性质直，虽徙他所，风俗不变，故迄今有
蜀、汉、关中、涪陵；其为军在南方者犹存。”［１］８２－８３诚
如左思《蜀都赋》所云：“若乃刚悍生其方，风谣尚其
武，奋之则賨旅，玩之则渝舞。”［２］９３

可见，巴蜀先民这种独特的品质、个性与其特殊
的地理环境分不开，而这种品质、个性一旦形成，它
就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会在世世代代的巴蜀民众中
体现出来。这其中尤以巴蔓子最具代表性，据《华阳
国志·巴志》载：“周之季世，巴国有乱，将军有蔓子
请师于楚，许以三城。楚王救巴。巴国既宁，楚使请
城。蔓子曰：‘藉楚之灵，克弭祸难。诚许楚王城，将
吾头往谢之，城不可得也！’乃自刎，以头授楚使。”
［１］３２蔓子将军虽然背信楚国，但他忠勇为国的行为，
以及毫不犹豫坦诚认错自刎以谢楚国的举动，也因
此获得了楚国的尊重，并保全了自己的国家，真可谓
勇而有义。这种行径与中原燕赵地区古豪侠的种种
侠义行为相比也毫不逊色，故常璩毫不吝惜自己的
赞美：“若蔓子之忠烈，范目之果毅，风淳俗厚，世挺
名将，斯乃江、汉之含灵，山岳之精爽乎！观其俗足
以知其敦壹矣。”［１］１０１

当然，巴蜀先民性格与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这些
特征，与后来真正意义上的侠还是有很大区别。但
正如韩云波在考察先秦游侠时认为：侠的行为特征
既有其共时的不稳定性，又有历时的不稳定性。“因
此对侠就不能拘泥于某些细节，而主要地应是在行
为本质和文化品格的层面上进行。”［３］２５因之，我们
不能忽略巴蜀先民性格与行为上的这些特征，它已
是巴蜀先民原始朴素侠意识的一种自然流露，意味
着巴蜀侠文化还处在它的早期萌芽阶段，也正是在
这样一种文化性格的长期涵养中，才会有绵延至今
的侠义传统。

二、结俦附党、权倾州县：以地方豪强为特征的
豪侠文化

当然，地理的阻隔并不能真正阻止文化的交流，
巴蜀文化也并不固步自封，而是在不断吸收外来文
化的过程中改变与重塑自我。秦国吞并巴蜀后，秦
蜀两地的交流不再有人为的阻碍，两地文化的融通
自然也变得顺畅起来，加之秦并巴蜀后有意从政治、
文化方面对巴蜀进行改造，这些都导致巴蜀文化受

中原文化特别是秦文化的影响日渐明显。于是，巴
蜀先民已有的原始朴素的侠义意识受中原输入的秦
赵燕等地豪侠精神的影响，融通汇合，吸纳其中放荡
不羁、豪放疏狂、不拘礼法、砥砺名节等豪侠文化精
神，逐渐形成自己独立于中原的侠义文化圈自我发
展。最终在中原侠义文化渐趋末落的情况下，巴蜀
侠文化却长盛不息，绵延不绝颇显活跃。

战国时期，秦惠王攻占巴蜀之后，通过向巴蜀移
民以加强对巴蜀的统治，如《华阳国志》云：置巴郡后
“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１］１９４这一做法一
举多得，一方面可以将秦国的不法之徒流放远方，消
除秦国的不稳定因素，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加强秦国
对巴蜀的实际控制。之后的秦国统治者也大都采用
这样的方式，如《史记·项羽本纪》云：“巴、蜀道险，
秦之迁人皆居蜀。”［４］３１６又《汉书·高帝纪》注：“秦
法，有罪迁徙之于蜀汉。”［５］３１典型的事例如秦始皇
诛嫪毐后，其“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
［４］２５１２，与嫪毐关系密切的吕不韦，秦始皇令“其与家
属徙处蜀”［４］２３１。卓文君之先祖本赵人，秦灭赵后
被迁居蜀地，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言：“蜀卓氏
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秦破赵，迁卓氏。……程
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髻之民，富埒卓氏，俱
居临邛。”［４］３２７７－３２８８被秦迁徙到蜀地的这些移民来自
不同地域、阶层，身份复杂，除了被迁谪的贵族与官
员及受牵连的僚属与门客外，还有不少所谓的“不轨
之民”，如各类犯人、地方豪族等，这其中就有不少是
豪侠之士，如《华阳国志》云：“秦惠文、始皇克定六
国，辄徙其豪侠于蜀。”［１］２２５像上文提及的卓氏先人、
程郑等大概就是齐赵等地的豪侠大族，秦一统天下，
担心这些豪族心有不甘，聚集反秦，遂远迁到巴蜀，
以绝后患。另外，秦国的一些贵族豪门有养士之风，
如吕不韦就曾效仿战国四君子大量延揽各色人才，
当中也有不少豪侠义士，“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
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４］２５１０吕不韦得
罪后他们也不能幸免，不得不迁居巴蜀。汉武帝时
期延续了秦时的政策，又有山东、京城等部分豪侠迁
徙至蜀。当时汉武帝为加强统治而大力打击裁抑游
侠，“豪强则令其迁徙，游手则应募从军”［６］７４大部分
豪侠被徙往茂陵，但也有部分被移至巴蜀，如晋宁
郡，“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
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乃募徙死罪及
奸豪实之。”［１］３９３－３９４这无疑再一次充实加强了巴蜀
地区豪侠的势力。

秦汉统治者将各地豪强与秦赵豪侠远迁巴蜀，
其目的非常明显，即削弱甚至彻底铲除他们在本地
的势力和影响，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巩固统治。但

ChaoXing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二一八年第五期　 ９５　　　

结果却可能出乎统治者的意料，中原秦赵等地的豪
侠势力或许一蹶不振，但巴蜀一带的豪侠势力却如
星火燎原般发展兴盛起来。巴蜀地区相对落后的文
化、封闭独立的环境以及土著居民质直好义、剽悍劲
勇的性格特征，正好为豪侠文化在当地的生根发展
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与温床。豪侠文化与本土文化相
融合，在巴蜀大地得以蓬勃发展。这些人迁居蜀地
后，通过开发本地丰富的自然资源，积累了大量财
富，成为富甲一方的地方豪族，像前面的卓氏、程氏。
之后，他们利用手中的财富和在当地的影响，以郡县
都邑为中心，召集大量游手和闲士，交结往来，聚集
成群，成为以地方豪强为中心的游侠团体，权行州
域，力折公侯。特别是在成都、临邛等地，盛产铁盐
及丝锦，地方豪强众多。如东汉刘宠为成都令时，
“大姓恣纵，诸赵倚公，故多犯法。濮阳太守赵子真
父子强横，宠治其罪，莫不震肃。郫民杨伯侯奢侈，
大起冢营，因宠为郫令，伯侯遂徙占成都；宠复为成
都，豪右敬服。有蜀侯祠。大姓有柳、杜、张、赵、郭、
杨氏。豪富：先有程郑、郄公，后有郭子平。奢豪：杨
伯侯兄弟。”［１］２３８－２３９当地豪强之多可见一般。在巴
蜀其它地区，地方豪强的出现也是非常普遍，如广都
县，“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县凡有小井十数所。”
［１］２４９郪县，“大姓王、李氏。又有高、马家，世掌部
曲。”［１］２６３广汉郡，“西州豪右并兼，吏多奸贪，诛讼日
百数。”［７］１５５３而由于成都及其附近豪强众多，因而吸
引了各地豪侠前来交结，一时竟成为巴蜀游侠活动
的中心，“三蜀之豪，时来时往。养交都邑，结俦附
党。剧 谈戏 论，扼腕抵 掌。出 则 连 骑，归 从 百
两。”［２］９７豪侠文化之炽盛热烈如此。

中原豪侠文化的输入对巴蜀地区的原始文化生
态结构带来了强烈的冲击和重要影响，基于生存而
形成，主要表现在巴蜀先民日常生活中的原始朴素
的侠义意识，逐渐为追名求誉，讲求奢华与享乐，豪
奢纵欲，不拘礼法的豪侠文化所取代。对于这样一
种变化，常璩在《华阳国志》中既肯定了其对于巴蜀
经济的发展、民众生活的改变所带来的积极意义，又
对于其豪奢僭礼的行为表达了不满，其云：“家有盐
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故工
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牢之厨
膳，归女有百两之从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奠而羊
豕夕牲，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
染秦化故也。……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
也。”［１］２２５但不管如何，这样一种豪宕不羁、放纵自我
的豪侠文化一旦形成，在巴蜀地区相对封闭的文化
环境下，就很容易长期延续下去，直至唐宋，几乎成
为一种社会风尚，如陈子昂所云：“夫蜀都天府之国，

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弋猎田池，而士多豪侈。”
［８］２１７２甚至在北宋初还留有余风，如张咏《悼蜀四十
韵》诗云：“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
狂佚务娱乐。虹桥吐飞泉，烟柳闭朱阁。烛影逐星
沈，歌声和月落。斗鸡破百万，呼卢纵大噱。游女白
玉珰，骄马黄金络。酒肆夜不扃，花市春渐怍。禾稼
暮云连，纨绣淑气错。”［９］５２１可见豪奢文化在当时还
很兴盛。

不过，自刘备建蜀成都后，成都及其附近豪侠势
力得到了一定的抑制，故《三国志·蜀书》中少见游
侠的影子［１０］２。而在巴蜀的边鄙地区，地方豪强的
势力似乎并未受影响，这可从《隋书·地理志上》的
记载得到证实：巴蜀之“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
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
乎？”［１１］８３０可见巴蜀边鄙豪强的存在自隋时就已久，
人视为旧俗，习以为常。不仅如此，这些地方豪族还
出现累世为豪强的现象，如南北朝时南安（今乐山）
人任果，“世为方隅豪族，仕于江左。”［１２］７９９最典型的
莫过于陈子昂家族，其先祖“自汝南仕蜀为尚书令，
其后蜀为晋所灭，子孙避晋不仕，居涪南武东山，与
唐、胡、白、赵五姓置立新城郡，剖制二县，而四姓宗
之，代为郡长。萧齐之末，有太平者，兄弟三人，为郡
豪杰。”［１３］２１７０从三国末至初唐，数百年间世为豪族，
可见地方豪族生命力之强，《隋书》称其为“旧俗”确
乎不虚。

地方豪强在巴蜀地区特别是边鄙地区的出现并
长期存在，除了前面提到的文化原因外，另一个重要
因素就是巴蜀地区统治者统治力量的相对薄弱。杜
佑《通典》言：巴蜀“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
扈先起。”［１４］４６３８由于巴蜀偏处西南，远离政治经济中
心，而又群山阻隔，交通不便，导致政令难通，“王政
微缺”，故“跋扈先起”。实际上，这些地区由于朝廷
力量的难以到达，基本上处于独立自主、自我管理的
状态，也就是说，长期以来形成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规
则在其中起到了维护基本稳定的作用，成为大家共
同遵守的原则，这其中就包括侠的一些行为规则，因
而侠士便大行其道。而一些地方豪强或自身就为豪
侠，或依身豪侠，从而凭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地
方“结俦附党”，号令当地，而朝廷要行使权力有时也
不得不依赖他们，因此地方豪强的长期存在也就不
足为奇了。

三、书剑侠气：文人的任侠
巴蜀地区文人的任侠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现象，

从汉代的司马相如到近代的郭沫若，代不乏人。这
种现象也已引起研究者的注意，如韩云波就说：“川
中本是侠风豪迈之处，从四川走出来的陈子昂、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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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苏轼、郭沫若，都有浓厚的崇侠情结。”［１５］１１曾枣
庄先生也认为：“蜀中文人虽各有自己的个性，但才
气横溢，豪放不羁似乎又是他们的共性”［１６］２１。当
然，具体到个人，由于各自所处生活环境、时代背景、
社会文化的不同，每个人的任侠情况都会不一样。
有的少年游侠，长乃折节读书；有的任侠终生，不以
为忤；有的虽没有行侠仗义的行为，但性格豪荡使
气，实为儒侠，诸如此类。根据巴蜀文人任侠的不同
特点，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两汉至唐五代。这个时期受本地
浓郁的豪侠文化影响，文人的任侠普遍具有豪侠色
彩，而在具体行为上则将游侠与纵横家相结合。司
马相如是巴蜀文学的第一人，然而也是他开启了文
人任侠的传统。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
“少时好读书，学击剑。”司马贞《史记索隐》引《吕氏
春秋·剑伎》云：“持短入长，倏忽纵横之术也。”
［４］２９９９而其为人，则慕战国时期蔺相如。按蔺相如实
为战国时期之纵横家，以一己之智慧、勇气与胆略，
完璧归赵，廷折秦王，却不居功自傲，其豪行与战国
四君子、荆轲等豪侠相比犹有过之。故司马迁不禁
颂扬道：“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方蔺相
如引璧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势不过诛，然士或怯懦
而不敢发。相如一奋其气，威信敌国，退而让颇，名
重太山，其处智勇，可谓兼之矣。”［４］２４５１－２４５２司马相如
倾慕其人，既在自觉不自觉中涵养了自己的豪气、侠
气，也因此而受到战国纵横家的影响，故周勋初先生
就认为这表明司马相如将纵横家与游侠结合了起
来，由此也逐渐形成了蜀地将纵横游士和行侠仗义
相结合的传统。［１７］１８４如果说司马相如的任侠还只是
文人任侠的一种尝试，那么陈子昂、李白则完全将任
侠溶为自身人格精神的一部分，并将它发挥得酣畅
淋漓，充分体现了巴蜀文人的地域特点。如前所述，
陈子昂出生在一个累世豪族、世代豪侠的家庭中，他
的血管里流淌的是豪侠的血液，因此任侠只是他天
性的一种自然表现，如其挚友卢藏用所云：“子昂奇
杰过人，姿状岳立。始以豪侠子，驰侠使气，至年十
七八未知书，常从博徒。”［１８］２４１２《新唐书·陈子昂传》
也说他“以富家子，尚气决，弋博自如。”［１９］４０６７即使
是后来折节读书，服膺儒学，但在具体行为方式上却
不时露出其豪侠的本性，“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
（《感遇》之三十五）无疑是这样一种真性情的自然流
露。而李白虽然没有陈子昂这样一种地方豪族的家
庭背景，但他青少年生活成长的绵州昌隆及其附近
地区也是一个豪侠活跃的地方。常璩《华阳国志》云
涪县：“孱水出孱山，其源出金银矿，洗取，火融合之
为金银。阳泉出石丹。……大姓杨、杜、李，人士多

见《耆旧传》也。”［１］１４７这一带本来就是民风剽悍之
地，由于盛产金银，更吸引各色人物来此，于是逐渐
形成以杨、杜、李三大姓为主的豪强。李白父亲李客
迁居于此，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就是因为这里李姓
是地方豪强，可以提供荫庇。而当时纵横游侠之士
赵蕤隐居戴天大匡山也可以作为一个印证。在这样
一种社会文化环境中成长的李白，“性倜傥，好纵横
术。”“少任侠，不事产业，名闻京师。”［２０］６２４７更“手刃
书人”［２１］３７９８即便是出蜀后，也处处以侠客自居，行
侠仗义，虽屡遭挫折，却不减英风豪气，始终保持着
高昂的游侠激情，真正是一位豪侠之士。可以说任
侠已构成李白人生中的一部分，并在思想将它与儒、
道等融和到了一起，故清人龚自珍说：“儒、仙、侠实
三，不可以合，合之以为气，又自白始也。”［２２］２５５

第二个时期，两宋至明清。这个时期巴蜀文人
的任侠渐趋观念化，主要是在精神或气质上呈现出
侠的特征，而具体表现为侠性、侠情、侠骨、侠气等。
从宋初开始，随着巴蜀文人逐渐溶入中原文化，文人
的任侠也开始转型，苏轼就是这种转型的代表。苏
轼的家族虽非陈子昂的世代豪族，但也有任侠的传
统。苏洵所撰苏氏族谱云：“曾祖娶黄氏，以侠气闻
于乡闾。”其叔祖宗晁“轻侠难制”，祖父杲“好施
与”［２３］３８５。苏洵少年也曾游侠，他说自己“昔予少
年，游荡不学”［２４］４２９，“落拓鞍马间”（《忆山送人》）欧
阳修为其所撰墓志铭中也说“君少独不喜学，年已
壮，犹不知书。”“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
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２５］５１３看来是少年游侠，长
乃折节读书。受这样一种家庭背景的影响，苏轼不
但有浓厚的崇侠情结，更在举手投足间时常露出一
股豪侠之气，如门人李之仪妻胡文柔说：“我尝谓苏
子瞻未能脱书生谈士空文游说之蔽，今见其所临不
苟，信一代豪杰也！”［２６］２６５苏辙对他更为了解，说他
“气刚寡合”［２７］１５６８，“平生笃于孝友，轻财好施。……
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２８］１４２２不过苏轼所处
的时代不但与陈子昂、李白不同，与他的先辈也不一
样。唐代文人的任侠不但可以邀取声誉，更可以作
为建功立业的一种方式，而宋代文人的任侠则往往
被视为放荡不学，苏轼的好友陈慥就是一个例子。
所以苏洵尽管自己少年游侠，但他却不允许苏轼走
自己的老路，告诫他“轼乎，吾俱汝之不外饰也。”
［２９］４１５所以苏轼从小就开始走一条与中原文士大致
相同的道路，即：读书、求仕、出仕。与之相适应，苏
轼的任侠之气也转而以间接的方式表现出来，即以
文为侠、任气为侠。所谓以文为侠，是指苏轼将胸中
的豪气侠情化作笔下超迈雄健、豪荡激越的文辞，像
散文的纵横跌荡，诗歌的雄峻豪健，词的骏发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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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其表现。所谓任气为侠，是指其人格精神而言，
既在政治品格上独立不惧、傲岸不屈、生气凛然、挺
挺大节，而在个性气质上则豪放不羁、豪荡使气、自
由洒脱。如其自己所言“吾侪虽老且穷，而道理贯心
肝，忠义填骨髓，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３０］４３９可见
苏轼是将任侠与文学、人格精神等相结合，故苏辙说
他“胸中森列万貔虎，嗟世但以文儒称。安得强弓傅
长箭，使射蔽日垂天鹏？”［３１］４５实在是知音之言，也
是对其儒侠形象最恰当不过的概括。之后的巴蜀文
人，大多秉承了苏轼这种以文为侠、任气为侠的精
神，像南宋末之吴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泳当
南宋末造，权奸在位，国势日蹙之时，独能正色昌言，
力折史弥远之锋，无所回屈，可谓古之遗直。”又谓
“其他章疏表奏，明辨骏发，亦颇有眉山苏氏之
风。”［３２］１３９４明代的赵贞吉，钱谦益说他“刚忠英伟，称
其气貌，议论慷慨，有孔文举、苏子瞻之风。”“为诗竣
发，突兀自放，一洗台阁婵媛铺陈之习。其文章尤为
雄快，殆千古豪杰之士，读之犹想见其眉宇。”［３３］５３９

至于其它一些文士，如明代的杨慎，清代的李调元，
都是才气横溢、博学多闻而又不拘礼法式的人物，在
个性气质方面具有侠客豪放不羁的一面。

从以上两个阶段可以看出，随着中原文化特别
是儒家文化对巴蜀地区影响的逐渐加深，以及巴蜀
地区文化的不断发展提高，文人的任侠也逐渐弱化，
而趋向于抽象的观念。这种变化也可以从巴蜀文人
“少年任侠，长而折节读书”这种特殊文化现象反映
出来。两汉时期，正是豪侠文化在巴蜀大地的炽盛
时期，但像这种折节读书之人则极为罕见。在《华阳
国志》《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料中只发现一例，
“（王）涣字稚子，广汉郪人也。父顺，安定太守。涣
少好侠，尚气力，数通剽轻少年。晚而改节，敦儒学，
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７］２４６８由于当时文学
还附属于儒家的经学，故王涣也勉强可算是文人。
这类例子如此之少，说明儒家“立言”的功名思想在
巴蜀地区还影响不深。而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
分裂，用人又以门阀为标准，蜀人像司马相如一样在
中原以文学获取功名的可能性几乎没有，这无疑对
巴蜀地区文学的发展有很大的负面影响，而折节读

书之人则几乎不见。反过来这种现状又刺激了巴蜀
地区地方豪强的发展，陈子昂及任果家族的数世豪
强就很能说明问题。到了唐代，统治者对文学的重
视以及诗赋取士制度的确立，使得巴蜀的文人又有
了走出蜀地以文学立足中原的希望，于是一些地方
豪强开始转变观念，督促子弟读书，因而折节读书的
现象变得非常普遍。陈子昂自不必论，鲜于仲通，
“公少好侠，以鹰犬射猎自娱，轻财尚气，果於然诺。
年二十馀，尚未知书，太常切责之。……公乃慷慨发
愤，屏弃人事，凿石构室以居焉。励精为学，至以针
钩其脸，使不得睡。”［３４］３４８３苏涣，“少喜剽盗，善用白
弩，巴蜀商人苦之，号白跖，以比庄蹻。后折节读书，
进士及第。”［１９］１６１０可见，随着社会形势的改变，巴蜀
地区的文人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文学的重要性，而逐
渐改变沿袭以久的任侠传统，折节读书，以适应社会
的发展。随着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进一步提高以及
文学成为全民所尚，巴蜀地区文人直接的任侠行为
已很少见，而像陈慥这样折节读书的行为也极为少
见。《宋史》云：陈慥“少时使酒好剑，用财如粪土，慕
朱家、郭解为人，闾里之侠皆宗之。……稍壮，折节
读书，欲以此驰骋当世，然终不遇。”［３５］９９２２陈慥的结
局，表明“少年任侠，长而折节读书”这样一种方式已
经很难适应时代的发展了，而像苏轼、杨慎、李调元
等人以意气为侠的方式则成了更好的选择。巴蜀地
区文人任侠的这种变化，实际也与中国古代侠文化
的整个发展趋势是相一致的。

结语
巴蜀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条件、社会习俗、文

化背景，形成了自己相对独立的侠义文化圈，从两汉
至近代，延绵不断。其对巴蜀地区的影响也可谓深
远，从通都大邑到边鄙乡井，地方豪族到普通民众，
文学大豪到都市闲杂，无不留下它的印迹。不但成
为巴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其增添了地域文
化的独特魅力。同时，巴蜀地区的侠义文化又是中
国古代侠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有其独立性，
却又与中原侠文化息息相关，在总的发展趋势是比
较一致的。

［责任编辑：刘　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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